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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考大学前学过几年美术，想着学和建

筑相关专业应该有优势，所以本科和硕士阶段都

选了城市规划设计专业。”谈到最初的专业选择，

刘弘涛觉得“充满了偶然性”。

然而，在挑选博士专业时，刘弘涛却转换了“赛

道”，选择了日本筑波大学的世界文化遗产专业。

谈起换方向的原因，刘弘涛坦言，一方面，作

为西安人，在历史感厚重的城市长大，他对传统文

化、历史建筑的感情很深；另一方面，经过系统性

城市规划设计专业的学习后，他意识到现代城市

发展存在着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我想，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有人快步向前奔跑，也要有人

转过头，回顾自己优秀的历史和文化。”他说。

2016 年，西南交通大学世界遗产国际研究

中心成立。该中心以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研究为核心工作，致力于开展传统聚落保护与更

新、历史建筑保护与修复、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等课题研究。作为该中心执行主任，刘弘涛主持

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在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工

业遗产、古代桥梁等各类文化遗产的现场，都留

下了刘弘涛团队工作的足迹。

一份份调研报告，背后是刘弘涛团队跋山涉

水、收集数据、整理资料、讨论方案的结果。“每每

成果出炉，想到自己为一个地方留下了一处遗

产、保护了一方净土，做了点儿事情，我就觉得有

使不完的劲儿。”刘弘涛说。

2018 年开始，刘弘涛带队先后赴四川阿坝

州理县、茂县、九寨沟县等地开展工作。偏远的

山区、不便的交通、陡峭的地势，这些阻碍当地发

展的不利因素，在刘弘涛眼中却是保存大量少数

民族文化遗产的优势。

“传统村寨建筑，如理县（羌族）的碉楼、寨

子，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地域特色有利

于这些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刘弘涛说，“这些

年，我带领团队做的，就是帮助地方守护这些

‘活化石’。”

带队守护人类文明“活化石”

◎罗潇郁 陈 科

刘弘涛曾调研过的四川省丹巴县的藏族刘弘涛曾调研过的四川省丹巴县的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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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姜广顺出发寻虎的日子。虽然还

是秋天，但是东北林区的气温有时能逼近零

下，这位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裹上厚厚的羽绒服，带

队朝密林进发，寻觅正为过冬做准备的濒危动

物——东北虎。

为了更好地加强猫科动物野外种群及栖息

地保护和管理，姜广顺常年带队钻进深山密林，

深入虎穴，对昼伏夜出、凶猛残忍的东北虎、东北

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开展了生态学研究，掌握了

“兽中之王”的习性，为野生动物的科学保护提供

了支撑。

“要是飞下去就交代了”

“如果不做野外考察，就无法获得一手数

据。”姜广顺拒绝纸上谈兵，野外调查一直是他的

“必修课”。

老虎生活在荒无人烟的野外，深入虎穴可不

容易。冬天，姜广顺常要在深至膝盖的雪地里蹚上

一天。他记录时只能用铅笔，因为其他的笔在零下

的气温里根本无法使用。在野外，他吃的就是面

包、火腿肠，如果带的温水喝完，就融一把雪水放进

嘴里解渴。到了夏天，虽然寒冷退去，但蚊虫叮咬

成了家常便饭，还常遇到熊等野生动物的突袭。

要说最惊险的，就数 2011年冬季野外科考。

彼时，姜广顺带着两名研究生去老爷岭东北

虎豹栖息地收集数据。当时是冬天，山路上都是

薄冰。在一处转弯的地方，司机刹车踩得过急，

车在公路上转了三四个圈，最终撞到旁边的石头

山才停了下来。“幸亏是撞上了石头山，公路另一

面就是 30 米深的悬崖，要是飞下去就交代了。”

他回忆道。

还有一次是在 2012 年秋季，布设在吉林汪

清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只东北豹带着

两只幼崽的影像，这一记录可以纠正国际专家

认为“在中国极度濒危的东北豹不可能繁殖”

的错误论调。姜广顺和相关专家闻讯一起赶往

野外，在一个有弯道的桥上，由于车速过快，车

子飞下了桥，车尾朝下斜“坐”在桥下的深沟

里。姜广顺是全车 7 个人中第一个苏醒过来

的。当时车已严重变形，连方向盘都是弯的。

看着一地的鲜血和已经报废的汽车，他们做出

了个意外的决定：继续去往目的地，做计划好

要做的事。

“印度不行，不代表中国不行”

姜广顺专攻猫科足迹影像鉴定方向，他坚信

凭足迹信息就可挖掘出老虎的诸多信息。不过，

这一科研方向起初并不被看好。

此前，印度著名的老虎专家乌勒斯曾用几十

年的时间研究老虎的足迹监测技术，并认为无法

通过足迹鉴定老虎的个体信息和统计数量。持

该观点的文章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

上，得到了多数同行的认可。

可姜广顺却有自己的看法。“印度不行，不

代表中国不行。印度土地以沙地、泥地、沼泽

为主，没有稳定的基质，足迹容易变形。而中

国东北的土地，有半年的时间被稳定的基质覆

盖，足迹学在这里一定可以有所作为。”他说。

姜广顺指导研究生在东北虎林园采集了 70

多只老虎的足迹影像信息。这些老虎中，有老有

少、有雄有雌，姜广顺利用这些足迹信息建立了

数据库。

每次在野外发现老虎足迹，姜广顺都会把从

野外采集到的足迹和手里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分

析野外老虎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

息。实践证明，用足迹鉴定老虎的性别等个体信

息，准确率超过 95%。

如今，只要在野外捕捉到老虎的影踪，不论

是足迹、唾液，还是粪便、毛发，都能通过姜广顺

建立的数据库鉴定出这只老虎的性别、年龄，它

曾在哪儿出现、吃的是什么……

“数据库的建立对于东北虎的保护研究至关

重要。基于这些数据库，我们才可以知道，目前

长白山一带的东北虎种群已经出现了扩散阻隔

的情况，我们应该适当进行人工介入，避免它们

近亲繁殖。”姜广顺说。

在学术创新方面，姜广顺承担了联合国亚太

经合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合作项目 8 项，国家

林草局的野生动物监管、全国虎豹资源调查等项

目 12项。

下一步，姜广顺的工作计划是“出兵”华北。

“我要让几名学生去做华北太行山区华北豹的野

外监测和保护生态学研究，希望通过科研能够保

护这一濒危物种并促进生态环境发展，使人和动

物和谐共存。”他说。

他用足迹数据给东北虎“画像”
◎通 讯 员 孟姝轶

本报记者 李丽云

刘弘涛刘弘涛：：
为古村寨装上为古村寨装上““灾害预警器灾害预警器””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43 岁的刘弘涛和

往年一样，在四川的一处古村寨中度过。这位西

南交通大学世界遗产国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可

不是来度假的，他要看看自己为这些“历史见证

者”装的“灾害预警器”是否正常运行。

10 月 3 日，他安装的“灾害预警器”针对四

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发出一条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我的工作就是，利用物联网和现代化

的监测预警设备，帮助我国现存的古村寨预防

各种自然灾害。这些古村寨是历史的见证者，

更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不能让灾害将其破

坏。”刘弘涛说。

前不久，刘弘涛因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作出

了突出贡献，获 2020年度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

者”称号。

2013 年 7 月，一辆载有 20 余人的大巴车从

四川绵阳出发，沿着有裂纹和落石的公路驶向四

川雅安。这行人将赴灾区进行调研考察，参与灾

后重建工作，刘弘涛是这个工作团队的负责人。

就在几个月前，2013 年 4 月 20 日雅安市芦

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当时还在西

南科技大学执教的刘弘涛立即申请赴灾区考察

调研，经过积极争取，终于在 7 月获得各级批准

参与到灾区重建工作。

大震过后，雅安地区依旧余震和次生灾害不

断，此时奔赴灾区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虽然有风险，但我不能坐在家里什么也不

做。能用所学为灾区重建尽绵薄之力，我义无反

顾。”刘弘涛说，当时去雅安的路况还不是太好，

沿路随时可能有巨石滚落，但团队里的老师和研

究生们都没有畏惧。

开展雅安地震后历史街区的防灾研究时，刘

弘涛团队长时间驻扎在工作现场，大家白天调

研，晚上在房间里归纳数据、整理材料。最终，在

当年绵阳市援建雅安的数个项目中，刘弘涛团队

最先完成了援建任务，向受援单位雅安市雨城区

提交了历史街区的灾后重建规划方案。

“灾区供电系统不稳定，有时晚上会断电。

这时，大家才会放下手里的活儿，点着蜡烛聚在

一起，聊天、喝啤酒，交流调研中遇到的各种事。

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也还挺有意思的。”回忆起

这段经历，刘弘涛用“苦中作乐”总结。

这不是刘弘涛第一次面对自然灾害。

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他有

朋友、学生不幸遇难；2011 年在日本留学，他经

历了东日本大地震；还是在 2011 年，刘弘涛到

泰国参加国际会议，不巧遇到泰国百年一遇的

洪水，看到了曼谷市民群众齐上阵堆麻袋抗洪

的场景……

“经历过多次自然灾害，目睹过灾区的满目

疮痍，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我想只有把

灾害发生前的预防工作尽可能做得充分，才能把

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为此，刘弘涛在过

去的十多年里将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防灾减灾

工作作为团队的主攻方向。

研发自然灾害预警系统

“你们是外语学院的学生，这次坐到第一排

了，要继续保持。”近日，在西南交通大学的一间

教室里，刘弘涛正在给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讲授

文化遗产知识。

尽管这只是一门选修课，且刘弘涛仅见过这

些学生一两次，但他依旧希望记得每一个学生的

专业以及更多细节，希望以此拉近师生距离，更

好地引导同学们了解文化遗产相关知识并认识

到保护的重要性。

不仅是在课堂上，走出校园，哪怕只是受邀

出席社会上的专题讲座，面对各行各业的从业

者，刘弘涛也十分卖力地“安利”文化遗产保护。

为了能让自己的讲座听起来更有意思，他将很多

文化遗产的历史故事穿插其中。

“哪怕最后听众什么都没记住，只模糊地记

得几个故事片段，我就很满足了。如果听众能理

解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并将其付诸于实践，那我

就太欣慰了。”刘弘涛说。

“在忙碌的研究工作之外，刘老师尽可能抽

出时间和我们交流，在学术研究上对我们悉心指

导。无论是在调研中还是在日常的工作中，他都

认真负责，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深入乡村调研，这

种对工作的热情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刘弘涛的

学生孙培佳对记者说。

孙培佳回忆道，在进行测绘记录时，每个数

据刘弘涛都要求学生仔细复核，而且都必须严格

标注好相关背景信息，不能偷一点儿懒。

“我希望未来讲起我们做过的工作，会觉得

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说到这句话

时，刘弘涛眺望着校园前方的建筑，此时或许他

脑海里又闪现出那些曾经去过的传统村落、历史

街区、羌寨民居……

利用各种机会“安利”文化遗产

传统村寨建筑，如理县

（羌族）的碉楼、寨子，这些

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地

域特色有利于这些地区实

现乡村振兴。这些年，我带

领团队做的，就是帮助地方

守护这些“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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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弘涛

西南交通大学世界遗产国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后，

刘弘涛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多次带领工作

组前往九寨沟，先后调研了位于九寨沟的 9 处

藏族传统村寨（均为世界遗产地），对村寨中每

一栋建筑进行了精确测绘和拍照存档，分析了

地震中建筑受损的主要特征。对九寨沟中传统

村寨空间布局的历史演变和自然景观风貌特征

等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最终形成九寨沟灾后调

研专项报告。

此外，针对地震后各种次生灾害频发的特

点，刘弘涛团队基于国际上先进的预防性保护理

念从风险监测、灾害评估、风险管理处置等方面，

提出了九寨沟藏族村寨的预防性保护方法，于

2018 年在世界遗产地核心区——树正寨建立了

灾害监测预警平台，通过物联网将树正寨周边的

即时灾害信息上传至云端，通过手机 App就能看

到可视化的图像信息，相关灾害风险数据在手机

上可实现 24 小时实时更新，以协助当地管理单

位和村民对灾害进行监测预警和及时应对。

“这个 App相当于给这些‘活化石’村寨装上

了‘灾害预警器’。”介绍到这里，刘弘涛拿出手机

打开 App，向记者展示了他和团队开发的九寨沟

村寨预防性保护监测预警系统。手机屏幕上，预

警指标根据危险级别呈现出黄、橙、红等不同颜

色，降雨量、温度、土壤含水率、山体倾斜度等灾

害监测数据实时更新。

除了雅安、九寨沟等四川省内地区，刘弘涛

希望未来在云南、甘肃、贵州，甚至在缅甸、泰国

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区都能用上这一研究成果，从

而对当地的文化遗产地实现预防性保护。

陇南市文县位于甘肃省最南端，这里是陇上

最先迎春入夏的地方，风水宝地孕育了不少“宝

贝”，“国宝”大熊猫便是其中之最。

憨态可掬的“国宝”众所周知，但鲜为人知的

是，它们背后有一群人默默奉献，将青春播撒在人

迹罕至的大山深处。

“说不害怕是假的”

年过 40 的何礼文从事野生大熊猫保护工作

虽已超过 20年，但他对大熊猫越看越喜欢。“我和

大熊猫的故事永远像是才刚刚开始，大自然给我

的惊喜太多了。”

“国宝”的萌憨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知道，野

生“国宝”不仅会吃肉，还会攻击人。野外巡护工

作不仅会面临动物袭击，同时，野外艰险的环境也

使得巡护工作周期长、风险高。“野生大熊猫的巡

护工作基本一个月一次，但每次需要花多长时间

由不得我们。”

何礼文口中的巡护工作是这样开展的：三五

人一组，再牵上一两头驴或骡子背干粮，进入原始

森林，定时定期对布设在不同点位的红外相机进

行电池、储存卡的更换。

何礼文和同事们使了浑身劲走了 20多年，也

没能在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里踩出一条像样的

路。

布满荆棘的山林里，每踩一脚下去都是未知，

悬崖断壁间，野生动物一跳一跨就可以轻松穿越

的地方，护林员们“面朝杂草粪便背朝天”艰难地

攀爬着，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的山路走上几个小

时是常事。

没有电和信号，无法与外界联系。“说不害怕

是假的，但当大家因为看到一堆大熊猫粪便而欢

呼时，那种兴奋和喜悦早已将内心的恐惧挤散。”

何礼文说。

“我亲眼见过野生大熊猫”

60 岁的护林员王根成今年就要退休了，回顾

职业生涯，他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亲眼见过野生大

熊猫。

“很多护林员干了一辈子，没有见过一只野生

大熊猫，而我一次见到了四只。”尽管这唯一的“见

面”是被“国宝”攻击，但近距离接触野生大熊猫的喜悦让他在那一刻忘记

了恐惧。

“当时我和同伴走散了，我一个人碰到了三只大熊猫和一只大熊猫幼

崽，幼崽的母亲发现我后，就追了上来。”王根成赶紧爬到了树上。“幼崽的

母亲给了我一巴掌，扯破了裤子，受了点皮肉伤，问题不大。”

王根成对这次经历的描述只有欣喜与兴奋，但他坦言，确实有点后

怕。“那种时刻其实非常危险，极有可能丢掉性命。”

距离“偶遇”野生大熊猫已过去 20多年，但王根成每每描述起当时的

细节，似乎一切都发生在昨天。“没拍下画面是我最遗憾的事。”

当了几十年的护林员，王根成已经是这片原始森林里“行走的活导

航”，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退休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定期进山了，但

如果需要，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山，给大家当‘导航’。”王根成说。

“出差的交通工具只有四肢”

28 岁的巩得红参加工作至今，已累计进山巡护 100 多次。“参加工作

时知道出差多，但真正上岗后，才发现别人出差有车船飞机，我们出差就

全靠四肢。步行来回算好的，很多时候要爬行，四肢都得用上。”

跋山涉水、负重而行。对于巩得红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遇到毒蛇毒

虫，也不是扭伤跌伤，而是山里没有信号，无法将眼前看到的景色第一时

间分享给他人。

为了方便行走，巩得红每次出发前都会戴上一副白色的绑腿。“当白

色完全变黑，就差不多完成任务了。”原始森林里风景如画，山路也如迷宫

一般复杂，天气说变就变，巩得红与同伴多次被困深山。

虽然拿着睡袋，也带着干粮，但各种突发情况，会将一切原本安排好

的计划完全打乱。“尽管山里有几个临时休息区，但能不能恰好赶到，全凭

运气。”

“如果遇到雨雪冰雹，到不了休息区，我们就找棵树倚着，钻进睡袋

里，湿漉漉地进入梦乡。”对于巩得红来说，这种经历是家常便饭。

如今，“90后”的巩得红负责的巡护区域比原来更大了。“虽然是重复

的工作，但每次拿回来的红外相机资料都有新的惊喜。”肩上的责任更重

了，但看着“国宝”在红外相机里的“上镜率”越来越高，巩得红觉得，值了。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显示，甘肃目前有 132 只野生大熊猫，其中

110只生活在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近年来，布设在保护区内的数百台红外相机记录了大量野生大熊猫

的珍贵影像资料。

随着保护工作的稳步推进和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改善，野生大熊猫的

“出镜率”正在大幅提升。

它们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而他们却依旧默默奉献，用脚丈量大地，

用爱守护山林。

“等野生大熊猫不再需要人类去专门保护，那我们的工作才算得上是

真的做成功了。”何礼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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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马 莎

何礼文在巡护途中徒步过水（资料图） 新华社发


